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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烦恼：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及其机制

田 杰，余秀兰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代际教育支持和代内教育帮扶均是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的有效途径，但后者常被忽视。第一

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超越父代教育支持的局限性，激活上大学兄姐的独特优势，使同代家庭成员获益。

本研究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置于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与个体本位的现代文化相碰撞的中

国情境下进行考察，结果发现，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在发挥拓宽弟妹向上流动渠道、减轻父母教育负

担、促进自我提升的教育代理补偿的积极效应之时，也衍生出非预期后果，致使弟妹形成路径依赖心理，父

母转嫁责任成为甩手掌柜，其自身负荷过重而发展受阻。这折射出家庭内部缺乏有效协作，教育帮扶合力

尚弱，第一代大学生因过度教育帮扶陷入爱的烦恼。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是促进教育公平在微观层

面实现的必要行动，其中夹杂着父母无法给予子女增益的文化资本之无奈，也暗含着仅有的“先改写者”补

偿文化资本之可能。然而，在发挥其积极功能时，也要减少其衍生的非预期后果，规避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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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ouble of Love:
TheEffect ofFirst-GenerationCollege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EducationAssistanceand ItsMechanism

TIAN Jie, YU Xiul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support and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are effective ways
for families to shape children's educational trajectory, but the latter is often neglected.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which is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parental education support, can
benefit intragenerational family members by activating older siblings' unique advantages. The study explores
influences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eatured with the collision between family-base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dividual-based modern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not only exert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ducation agent compensation by widening younger siblings' channels of upward mobility, reducing
parents' education burden, and promoting self-improvement, but also leads to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younger siblings form path dependence psychology, parents transfer responsibility, and their own
development is blocked due to the overload of assistance. It reflects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ordination within
families, weak joined force in education assistance, and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excessive education
assistance trapped in the trouble of love. As a necessary action to promote the micro-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equity,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is mixed with the fact that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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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金秋九月适值高校开学季，信阳师范学院微信公

众号推送了一篇特别的迎新报道，惹人注目。一位姐

姐在弟弟成长之路上扮演“引路人”角色，姐弟二人相

伴相扶，指引同行，相继在同一学院和专业追梦[1]，呈

现出先“上”带后“上”的代内教育帮扶之现实图景。

兄弟姐妹之间拥有家庭最亲近、最深厚、最持久的关

系纽带，是家庭层面影响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

素[2]。张谦指出，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兄弟姐

妹之间强有力的支持关系可以调动更多异质性社会

资源，他们比父母更能帮助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和地位

提升[3]。兄姐对弟妹的积极影响在第一代大学生①家庭

内部尤为显著[4]，因为他们的父母缺少必要的文化资

本，无法为子女提供向高等教育过渡所需的足够信息

和资源[5]，而第一代大学生在求学之旅中累积了文化资

本，可以成为衔接家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文化桥梁[6]，

通过日常课业辅导、信息传递等方式提升弟妹的教育

成就，代内共享与传递文化资本[7]。

第一代大学生常被视为家庭教育支持的接受者，

而他们反向促进家庭教育再造的帮扶者角色鲜少得

到关注。正如父母作为经验管理者和教育支持提供

者，作为兄姐的第一代大学生也可能对弟妹产生类似

的影响[8]，他们代表家庭额外的教育资源，促进家庭资

源再造与资本累积[9]。由第一代大学生提供代内教育

帮扶是“可能”与“可为”的，因为他们具备帮扶的能力

且回馈家庭的意愿更为强烈。尼科尔·斯蒂芬斯等学

者调查发现，69%的第一代大学生认为上大学是为了

帮助家庭，而仅有39%的非第一代大学生声称上大学

是为了帮助家庭[10]。这在家庭本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的我国亦是如此，回馈家庭对于跃出农门的寒门子弟

而言，几乎是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11]。他们懂得父母

为自己实现向上流动的辛苦付出和巨大牺牲，感激父

母沉甸甸的爱意，并将其转化为顽强奋斗的动力，以

期用学业成功报答家庭爱的供养[12]。待到实现社会阶

层流动之时，他们便基于家庭责任、义务与亲情的内

在逻辑，发挥“提升机”的功能，竭力扶持并带动后进

的家庭成员实现链式流动[13]。

尽管有研究关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

功能，如为同代家庭成员树立教育榜样、培养上大学

惯习、强化上大学动力、实现家庭“大学生成窝”的教

育愿景[14]，但这似乎是指向弟妹教育发展的单向度研

究，尚不清楚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父母及其

自身存在何种影响，未从角色身份与行动维度对其加

以考察，也未进一步明晰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机制。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

的影响及其机制，以期全面勾勒代内教育帮扶的现实

图景，深度解读代内教育帮扶现象，为新时期整合与

利用家庭代内现有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新的路径。

本研究重点关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

育帮扶对弟妹、父母及其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

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

二、文献综述

教育社会学研究重视家庭对个体教育发展的影

响，但主要考察父代教育支持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

响；同代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影响并非学者关注的

主题，也较少被视为教育同伴关系[15]。在这样的研究

范式下，兄弟姐妹在创造家庭文化资本和形塑个体高

等教育轨迹方面的作用常被忽视。尽管有研究考察

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影响，但并未取得一致结论。究

其根源，一方面，这种影响存在内生性和交叉性，很难

精准测量；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较为复杂，可能是促进

作用，可能是抑制作用，也可能是杂糅的混合作用。

早期研究将兄弟姐妹视为家庭资源的竞争者和

消耗者，认为其对个体教育发展存在此消彼长的挤压

和抑制作用。这种主张以资源稀释理论[16]为支撑，被

归因于家庭资源的刚性约束和性别选择偏好，衍生出

经典的“教育挤占说”视角，表征了兄弟姐妹之间教育

结果的分化趋向，是教育不平等在家庭微观层面的重

要投射。大量实证研究揭示了兄弟姐妹在个体教育

获得方面存在同胞竞争效应[17]。如马特希斯·卡莱米

cannot give their children beneficial cultural capital, and also implies the possible cultural capital compensation
from the only "first rewriter". However, when playing its positive functions, we should also reduce i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avoid adverse effects.

Keyword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positive effec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education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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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等学者通过对欧洲18个国家儿童的调查发现，个体

教育获得与家庭规模负相关，兄弟姐妹可能抢占有限

的家庭资源，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对资源的稀释作用

越大，个体分得的教育资源越少，且这种资源稀释存

在性别差异，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教育挤压效应的

影响[18]。我国学者钟粤俊等基于多个微观数据也得出

类似结论，即兄弟姐妹对个体教育产生挤占效应，且

女孩遭遇的教育挤占效应比男孩更大[19]。

产生于研究中期的“教育溢出说”主要阐释兄弟姐

妹对个体教育发展的积极效应，论证兄姐在弟妹择校

过程中充当信息来源和经验指导者，弥补父母因文化

资本匮乏而无法帮助子女择校的不足[20]，并通过影响弟

妹的教育愿望、分享大学成功策略以及提供情感支持

增加弟妹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21]。约瑟法·阿吉雷将智

利13年的大学申请记录中的兄弟姐妹信息联系起来，

并利用准随机匹配的方法将兄姐分配到研究项目中，

证实了兄姐对弟妹的高等教育选择具有显著的溢出效

应，尤其是在择校方面，如果兄姐进入某所大学，则弟

妹跟随他们的脚步进入该大学的可能性增加42%[22]。

袁璐璐、罗楚亮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

2013年和2018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论证了

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且在两孩家庭和城镇家庭内部，长子（长姐）、相同性别

以及年龄差距为4-6岁的兄弟姐妹之间更为显著[23]。

在“教育挤占说”和“教育溢出说”基础上形成的

“教育混合说”避免从单一视角考察兄弟姐妹之间的

教育影响，兼顾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大

卫·劳森利用英国一项大型家庭代际追踪调查的数据

证实，兄弟姐妹数量与儿童心理健康之间并不存在简

单的线性关系，兄弟姐妹的存在不会通过减少父母的

时间投入而降低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因为兄弟姐妹

通过其他方式抵消了其对父母资源稀释的负面影响。

年长的兄姐保障弟妹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中

成长，更有利于弟妹的心理健康发展和教育获得[24]。

我国学者也有一致发现：聂景春等运用倾向得分匹配

法分析西部农村儿童的调查数据后发现，兄弟姐妹数

量与儿童心理健康以及学业表现并非简单的线性相

关关系，随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儿童在心理健康

和学业表现方面大致呈现出先变好后变差的态势，而

有1个兄弟姐妹是这种变化趋势的平衡点或拐点[25]。

显然，“教育混合说”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充

分考虑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复杂影响，尽可能纳入其所

涵盖的多重因素和作用机制，为考察兄弟姐妹对个体

教育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解说路径。

综上所述，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影响较为复杂，且

尚未得到统一言说，但无论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

是探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时难以规避的议

题。然而，此类影响研究多从兄姐指向弟妹，从弟妹到

兄姐以及从兄姐到父母的影响研究较为稀少。此外，

如何发挥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积极作用，在

家庭内部形成畅通的知识流和信息通道，增加弟妹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家庭成员的向上流动，从而构

建个体获益于家庭整体的教育公平机制是新时期值得

关注的重要主题。随着我国生育政策从“二孩”到“三

孩”的变迁，多子女家庭逐渐增加，可能将有更多孩子

需要处理兄弟姐妹关系。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兄弟

姐妹之间的教育互动与影响极其必要且正当其时。与

此同时，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结果之复

杂，作用对象之多元，产生逻辑之深刻，现有研究却鲜

少关注这种影响及其发生机制，也未对其予以深刻阐

述与描绘。本研究将试图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构建新

时期我国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现实图景。

三、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考察对象主要是高校在读的、多子女家

庭的第一代大学生②。通过采用目的性抽样、异质性

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式，借助半结构访

谈法，从2021年 1月至8月，笔者陆续调查了35名在

读的第一代大学生（包括25名兄姐和10名弟妹），借

以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虽然这

些研究对象并非都是完全匹配的兄弟姐妹关系，但其

中也有5对来自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这使本研究的

结论更具可靠性和科学性。访谈内容涵括个人和家

庭基本信息、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与作用、实施代内

教育帮扶的过程与感受、接受代内教育帮扶的经历与

体悟，以及对代内教育帮扶的认识与理解等问题。

在选取受访对象时尽可能考量第一代大学生群

体的多样化和典型性。具体来说，研究对象以农村第

一代大学生为主，也包括少数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学

科背景涉及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英语、哲学、医

学、机械制造等专业；性别以女生为主（女生21人，男

生14人）；生源来自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3所非

“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生27人，研究生8人。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访谈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形

式开展，线下主要进行面对面访谈，线上则使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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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方式开展，平均访谈时长为1.5小时。在征得

受访对象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事

后整理成文字访谈稿，并针对遗漏内容进行再次访谈

和追问，共计形成30余万字的访谈稿。所有受访对象

均为有实施代内教育帮扶（兄姐）或接受代内教育帮

扶（弟妹）经历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故事叙说呈现

并勾勒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图景，揭示出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复杂影响和作用机理。

（二）数据分析

基于学术伦理原则，本研究对访谈对象进行匿名

编号处理。其中，O代表提供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

帮扶的兄姐，Y代表接受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

的弟妹，M代表男生，F代表女生。通过持续比较分析

验证，确认不再有新的信息出现，表明访谈的样本量

达到信息饱和的要求。为了科学有效地处理访谈数

据，笔者使用分析归纳法，并借助NVivo12软件对其进

行整理、提炼和编码。首先，在反复阅读访谈资料的

基础上，把握访谈资料的整体内容和具体细节，形成

对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影响的初步认识。

其次，通过聚焦访谈对象的代内教育帮扶经历与感

悟，根据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主体（兄姐）、

客体（弟妹）、中介体（父母）的感受差异，对访谈数据

进行贴标签和分类，捕捉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

过程中存在的家庭矛盾与冲突。再次，从角色身份与

行动维度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具体影

响。最后，从家庭本位文化与个体本位文化碰撞的视

角深入探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机制。

四、爱的烦恼：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双

重效应

尽管现有研究表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

对弟妹具有积极作用[26]，但并没有进一步回答代内教

育帮扶对父母及其自身是否存在积极作用，也没有指

明这种积极影响背后是否存在“暗面”。本研究发现，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弟妹、父母及其自身都

可能产生积极效应，但也受到外力的撕扯和推拉，引

发家庭场域的教育冲突与对抗，并衍生出一系列非预

期后果，而这往往是隐而不彰的。

（一）心之所愿：实现家庭教育再造的积极效应

1.“一定要上大学”：享有增益的受扶者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逻辑起点是在父

母文化资本缺乏的背景下，传递其所累积的文化资本

和信息资源，使正在接受教育的弟妹获益。调查发

现，第一代大学生通过榜样示范、知识传递、资源供

给、矛盾调和等方式为弟妹提供教育支持，这种同代

间的教育帮扶可被视为父代教育代理补偿的形式。

相应地，弟妹在上大学兄姐的帮扶下，树立学习目标，

增强学习动力，端正学习态度，专心投入学习，提高学

习成绩，获取叩开高等教育大门的关键“钥匙”。上大

学兄姐的教育轨迹也在无形之中塑造了弟妹的人生

规划[27]。对于弟妹来说，上大学兄姐是挣脱家庭社会

经济条件禁锢的“先改写者”，在家庭内部建立起上大

学的教育传统，改变了他们的教育认知，上大学便成为

他们人生之路的不二选择。“我哥上大学以后，我就觉

得我也应该上大学。如果家里没有人考上大学，我可

能努力上个学就行了，也不一定要上大学。但现在我

哥已经上大学了，我怎么能不上大学呢？他已经给我

指好了前进方向，最好的路就在这里，我怎么能不走？

其实不用选，我就已经必须要走这条路了。”（YF2）

通过提供代内教育帮扶，第一代大学生的角色支

持、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汇聚于弟妹的教育进程。选择

遵从兄姐教育道路的弟妹，其学业发展也因此得到提

升，教育轨迹随之得以改善。显然，接受第一代大学生

代内教育帮扶的弟妹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更具比较优

势，上大学兄姐既是学习榜样，又是可以寻求支持和建

议的“贵人”，他们从兄姐身上获取从父母那里难以得到

的隐性知识和教育经验[28]，如文理分科、高考志愿填报、

未来职业规划、大学课程选择、大学生活安排等，以此节

约探索和试错的时间，少走弯路。这些排他性竞争资源

帮助他们获得便捷的教育通道，减少教育风险和障碍。

“从小到大一直是我姐带着我走的，相当于她在前面给

我探路和铺路。基本都是她给我安排学习和生活，这样

我就很省事。我的上学规划比其他人更清晰，学习目标

也比较明确，中考择校、学文学理、填报大学和专业等方

面的建议都可以从我姐那儿得到。”（YM8）

2.“风雨同舟偕行”：如释重负的教养者

尽管父母并非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直

接对象，但他们却是间接受益者，如减轻教育子女的

压力、形成科学的教育理念。教导子女成才是父母责

无旁贷的要务，但是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却面临教育

难题——他们或无法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文化资本，或

无法分出多余的精力提供教育支持，或不知何种教育

方法最为科学[29]。他们还被“全球教育焦虑的时代”所

裹挟，在焦虑之际，失落彷徨而又手足无措，迷失在家

庭教育里。在此现实困境下，第一代大学生满足了父

母渴求有经验者为教育子女指点迷津的心理需求，以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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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帮助家里实现“再出一个大学生”的迫切愿望，他们

积累了父母所缺乏的文化资本与隐性知识，借此填补

家庭结构性因素带来的短板。“我上大学后，父母觉得

我接受的文化知识比他们多，接受的教育也比他们好，

教育想法也比他们的老想法好，再加上我弟比较听我

的话，他们就想让我帮忙教育我弟。于是，我接替了父

母的教育工作，这样他们也比较轻松。”（OM17）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为高等教育赤贫的

原生家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拓展了同代家庭成员

向上流动的渠道，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父母的双

肩，使其如释重负。在许多来自底层家庭的父母眼

中，孩子考上大学代表着拥有读书人的知识与能力，

意味着其在教育方面强过自己，而这恰是他们所欠缺

的。正因如此，有些第一代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便

在家里获得了“话语权”，化身为父母的“参谋官”，得

以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甚至父母遇到任何重大事情，

包括仍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存在的教育问题，都会

首先咨询和参考他们的意见，希望其帮忙分担教育子

女的责任。“我把很多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样我妈就

会轻松一点。以前我妈遇到我弟学习上的问题，她就

不知道怎么办，特别烦，有时候在家吃不下饭，甚至还

会焦虑得生病。现在就很好，她有什么事情就跟我

讲，我会开导她，努力帮她解决。她觉得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也有风雨同舟的人了。”（OF10）

3.“乐教其中”：自我促进的帮扶者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

帮扶实则是一个互相促进、相互成就的“双赢”过程，

即上大学兄姐在帮助弟妹实现教育发展的同时，自我

也有所进步与成长。具体而言，为给弟妹树立榜样和

起到表率作用，第一代大学生需要以身作则，反观自

身的行为和表现，时刻警醒自己，不敢有丝毫懈怠，尽

最大努力完成学业，取得荣誉和奖励；为更好地帮扶

弟妹，第一代大学生需要合理规划自己的学习时间，

提高学习效率，做到自我学业和弟妹学业之间的良好

平衡，这些都会反向激励其提升自我。“有时候教育他

们也是教育我自己，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我天

天指着他们说‘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但如果我

天天这样做，我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们？所以我有时

候也尽量改正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反观自己，改

进自己的问题。”（OF2）

对于第一代大学生来说，代内教育帮扶还是他们

收获内在成就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方式。倘若弟妹在

其帮助之下取得进步或拥有好的前程，这无疑是对其

付出得到回报的最好表征。将弟妹的外在成就获得

内化为自我情感满足，超越了兄姐与弟妹之间的血缘

联结关系，把身份彼此独立的个体串联成相互依偎的

家庭共同体，融入于社会化发展过程之中，实现了家

庭亲情-个体成长-社会参与的完美契合。在访谈过

程中，OF4兴冲冲地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她的弟弟这学

期在她的辅导下考进班级前三名，有机会进入重点

班。“看到他在我的帮助下取得了进步，我就感觉非常

高兴，也有动力去干我自己的事情了。”（OF4）此外，第

一代大学生也通过代内教育帮扶积累了教育实践经

验，形成了清晰的自我认知，有些甚至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在帮助妹妹学习的过程中，我发

现自己的性格比较适合教师职业，未来我想要当一名

教师，这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虽然我的性格并

不是十分外向，但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给别人讲题，

给别人讲题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我也有足够的耐心和

信心帮助别人解决疑难问题。”（OM8）

（二）事之所衍：制造离析隔阂的非预期后果

1.“想要效仿”：形成路径依赖心理

弟妹尽管可以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中

获益颇多，但也容易养成过分依赖他人的陋习，缺乏

应有的独立性。扶“知”与扶“志”需要同行。若第一

代大学生在代内教育帮扶过程中，只注重弟妹的知识

帮扶，而忽视心志帮扶，极易造就大批自主性缺位的

路径依赖者——在面临教育选择时，他们依然亦步亦

趋，遵照兄姐的教育轨迹，选择自己的教育道路或职

业规划。事实上，很多弟妹对自我发展道路并没有清

晰的认知与判断，面对未来，他们更多的是茫然和懵

懂。此时上大学的兄姐于他们而言乃是“先行者”般

的存在，效仿兄姐的成功行为和道路选择乃是最为稳

妥和保险的方式。然而，过度模仿极易使弟妹形成路

径依赖心理，丧失独立自主性。“我觉得代内教育帮扶

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可能会变得有点懒，对我姐产生一

种依赖感。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遇到事情有她帮我解

决，碰到任何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我姐，而不会

想到自己要先试试能否解决。”（YM10）

有些弟妹习惯于接受兄姐的教育帮扶，在教育抉

择过程中自主性缺位，甚至想要“复制粘贴”兄姐的人

生。这种路径依赖心理是不可取的，亦是有害的，同

时也加重了兄姐的心理负担。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

OF21被戳中了心事，一度真情流露，双眼泛起泪花。

她哽咽谈道，尽管与弟弟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她现

在十分担忧弟弟因过分依赖她而丧失自主意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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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不敢自己做决定，总是跟在她后面踱步，这于

她而言是一件非常可怖之事。“从小到大我的各种喜

好，比如学舞蹈和上英语兴趣班，我弟都会跟在我后

面去学，虽然他不是很喜欢，但他还是学完了。我的

生活轨迹和学习轨迹，他都会一步一步跟随，跟得还

是比较紧的。甚至我考大学想当老师对他也有影响，

那段时间他也想上师范大学当老师，照着我的理想去

模仿和跟随。”（OF21）

2.“甩锅给你”：变身甩手掌柜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在减轻父母教育负担

的同时，也造就一批过度转移子女教育责任的甩手掌

柜，他们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甩锅”给第一代大学

生，美其名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显然，父母这

种不断往第一代大学生身上加压加码、希望他们来教

养其他子女的做法，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使其承受过

重压力，也造成后面子女教育过程中的父母缺位。“我

妈可能在我的教育上耗费精力比较多，我上大学以后，

她对我弟的教育反而没那么上心了，也可能是精力用

尽了，没那么多精力去管教他，所以我妈把教育他的责

任转移到我身上，希望我管教我弟。”（OF11）

与此同时，成为甩手掌柜的父母形成两种截然相

反的教育期望：一种是拔高教育期望，全然不顾孩子

的实际情况，试图将后面子女的教育期望完全寄托于

第一代大学生，让他们实现“力拔山河”的教育壮举，以

揠苗助长的方式把后面的孩子也送进大学；另一种是

降低教育期望，由于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耗费了大量的

心力，再加上从第一代大学生身上获得了教育期望补

偿，因而对后面子女的教育发展容忍度变高，即使他们

的学业表现不尽人意也能接受，完全不想再费心思教

育子女，只想把教育子女的责任转嫁给第一代大学生。

“我爸妈可能觉得家里已经出了一个大学生，对我妹的

学习投入不够多，对她的教育期望也在不断降低。她

考试没考好，也不会责怪她，但我那时候没考好是要

挨打的。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一直督促我学习。但

现在，他们觉得我来做这些就可以了，有学习问题就

让她直接来问我，让我看着她做作业，讲解她不懂的

地方。开家长会的时候，如果我在家就让我去；如果

我不在家，也让我打电话与老师沟通。”（OM1）

3.“一人扛下所有”：无法逃脱烦恼挣扎

尽管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有助于促进弟

妹学业发展，减轻父母教育压力，但他们亦要为此付

出代价，深陷爱的烦恼。首先，代内教育帮扶阻碍第

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挤占学习时间、强

占学习注意力、分散学习精力以及中断学习过程。“疫

情期间我在家上网课，老师布置很多作业。有时候我

已经筋疲力尽了，还要去辅导我妹的功课，这样我哪里

还有心思做自己的作业！”（OF12）其次，代内教育帮扶

使第一代大学生承受过重的心理负担，体验到多种消

极情绪，如排斥抗拒、矛盾纠结、担忧害怕、烦躁难过、

心累倦怠、无力挫败感，甚至产生不良的应激反应，这

些消极情绪交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他们束缚于其

中，困顿挣扎却无法解脱。“有时我妹的事情突然来了，

我又无法很好地帮忙解决，这就会影响我的心情。虽

然这种影响时间不长，但是会严重影响我当下的心情，

可能一些事情就没有心思去做了。”（OF23）

再次，代内教育帮扶降低第一代大学生的社会认

知，使其陷入自我怀疑，人生意义感被削弱。“教育我弟

严重影响自我判断，我有时甚至觉得他学不会是我的

问题，我不会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没能教好他。”（OF20）

“我觉得我的人生的价值感都降低了。一开始我觉得

帮助亲人很有使命感，觉得我好厉害，但我反复试了

很多方法也教不会他，后来就直接放弃了。”（OF18）最

后，代内教育帮扶降低第一代大学生的未来发展预

期，甚至疏远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我现在有点儿后

悔选择师范类专业。我连我弟都教育不好，还怎么教

育别人家的孩子？”（OF14）“原本只是聊聊天、分享零

食的和谐关系，经过辅导作业和学习后，我们的关系

开始变得剑拔弩张、随时红眼。父母还在一旁批判

我，觉得我发脾气是不对的，没有好好辅导他学习，不

够用心。我听了非常闹心。”（OF15）

五、寻根溯源：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双

重效应何以产生

上述分析表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是一

个冠以爱之名的甜蜜与烦恼交织的过程，既给弟妹、

父母、兄姐三大家庭利益主体带来积极效应，又对其

造成消极影响。那么，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

复杂影响何以产生？本研究尝试从角色身份与行动

维度，以及家庭本位和个体本位相冲突的文化视角对

其进行探讨，以呈现家庭场域中成员之间的互动情况

与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困境（见图1）。

具体而言，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通过知识

传递、资源供给、榜样示范和矛盾调和等方式发挥教

育代理补偿作用，在实践中形成两条截然相反的影响

路径。第一代大学生在道德责任的驱使下，提供代内

教育帮扶，使弟妹享有教育增益，父母如释重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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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提升。然而，由于缺少父母和弟妹的积极参与和

配合，第一代大学生身负家庭重任而又孤立无援，过

度帮扶却又无力托举弟妹的明天，亦无法完成父母拔

高的教育期望，进而滋生矛盾纠结的心理。作为受扶

者的弟妹可能消极配合兄姐的教育帮扶，他们或过度

依赖兄姐，或抗逆兄姐，接受帮扶的意愿较低，家庭矛

盾由此激化，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父母本

应与第一代大学生合作共育，但他们过度转移责任的

“甩锅”行为致使后面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父母缺位。

这折射出第一代大学生在过度教育帮扶、家庭负荷过

重、面临自我发展困境的同时，又被道德“绑架”而被

迫实施代内教育帮扶，整个过程充满烦恼和无奈，随

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家庭矛盾与冲突。

显然，这种由代内教育帮扶引发的家庭冲突，从

深层次映射了在家庭本位与个体本位两种文化观念

的碰撞与较量之下，第一代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与行为

抉择面临着动荡和困惑，始终游离在个体发展与家庭

提携之间，却难以在提升自我与帮扶弟妹之间求得平

衡。我国传统文化崇尚家庭本位观念，强调家庭的整

体性以及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倡导家庭利益先

于个体利益，并将家庭责任视为与个体生命始终相随

的最重要的事情[30]。因此，第一代大学生实施代内帮

扶是渗透在文化基因里的天然使命与内在情愫。然

而，成长于现代社会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深受个体本位

观念的影响，追求个体价值与权利的最大化，主张家

庭成员彼此相互独立，拥有各自的生活空间[31]，这使得

他们时常面临来自个人责任的权衡与考量——“卸

责”与“担责”的纠结与烦恼，以及家庭矛盾与危机生

成的难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第一代大学生在接

受家庭供养、实现自我上升性流动之后，具备了回馈

家庭的能力与条件，在家庭本位观念的驱动下开展使

代际和代内全员受益的代内教育帮扶，这也是第一代

大学生构建家庭共同体的特有方式；另一方面，现代

教育制度是以个体为单位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并不强

调家庭责任和奉献的观念，而代内教育帮扶往往需要

第一代大学生担当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需要自我牺

牲式的家庭奉献，再加上帮扶弟妹与自我实现难以并

轨，使得第一代大学生面临更艰难的行为抉择与心理冲

突。此外，认同个体本位观念的弟妹可能将学业视为自

己的事情，不愿被兄姐管教；而持有家庭本位观念的父

母则对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寄予厚望，希望借助

代内帮扶让家里再出一个大学生。这种相悖的价值观

导致家庭共同体难以形成，教育帮扶合力较弱，进而诱

发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且往往难以消解。

故而，第一代大学生实施代内教育帮扶是以家庭

本位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经由家庭结构性压力和先天

性位次而做出的价值选择。其表层目的是增加弟妹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深层目的是通过教育帮扶实现

家庭整体的向上流动，改变家庭经济文化双重贫困的

现状，为家庭而奋斗是其实施代内教育帮扶的优先价

值考量。但是，深受个体本位的现代文化影响的第一

代大学生，在帮扶之中也会陷入家庭整体发展与个体

自我实现难以权衡的困境，因家庭负荷过重而自我发

展受阻，教育帮扶造成的消极影响甚至占据主位。此

外，所有家庭成员都是相互依存的，仅凭第一代大学生

一人之力很难做好代内教育帮扶，更难以使之发挥出

应然的积极效应，弟妹配合与父母参与同样不可或缺。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超越父代教育支持

的局限性，激活上大学兄姐的独特优势，不仅使同代

家庭成员获益，改善了家庭内部教育环境，而且促进

了微观层面教育公平的实现。本文聚焦于第一代大

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结果，辩证地探讨了代内教育帮

扶产生的积极效应和衍生的非预期后果，旨在深入考

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现象。从积极效应上

看，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有助于弟妹享有教育

增益，减轻父母的教育负担，促进自我提升。就非预

期后果而言，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使弟妹形成

路径依赖心理，父母过度转移责任而变成甩手掌柜，

其自身也因家庭负荷过重而发展受阻。第一代大学

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复杂影响揭示出家庭内部缺乏有

图1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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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协作，教育帮扶合力尚未形成，第一代大学生身心

负荷过重，家庭甚至成为他们发展的拖累。据此，一

方面，要发挥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积极作

用，肯定第一代大学生在衔接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代内教育与代际教育等方

面的作用与贡献；另一方面，要重视第一代大学生代

内教育帮扶衍生出的非预期后果，明晰代内教育帮扶

的困境，规避其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分析与讨论

1.代内教育帮扶是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的重要

途径之一

本研究丰富了教育社会学领域既有研究对个体

教育获得的分析和考察，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

扶视为补偿父母文化资本不足的必要行动，认可代内

教育帮扶在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方面的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聚焦于文化资本的垂直向下传递（代际：从

父母到子女），忽视了文化资本的横向水平传递（代

内：从兄弟姐妹到兄弟姐妹）的可能性。此研究范式

源于以詹姆斯·科尔曼为代表的学者，其社会资本理

论奠定了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基调。科尔曼主要关

注社会资本代际间的向下传递，认为资本是由父母传

递给子女，年长一代供给年轻一代，兄弟姐妹是父母

时间和注意力的额外索取者，稀释家庭资本的有限储

备[32]。此外，建构于文化从父代到子代一脉相承的同

质性预设基础上的文化资本理论逐渐引领风尚，皮埃

尔·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父代的文化资本

传递差异再制了社会的不平等，认为下层社会阶层文

化缺损的原因在于未从父代接收文化资本[33]。显然，

科尔曼和布迪厄都将以父母为代表的家庭资本视为

个体教育获得的重要保障。在这种主流意识的指引

下，兄弟姐妹在家庭内部建立和分配资源方面可能发

挥的作用很少得到承认。具体到教育层面，学者们普

遍将代际教育支持视为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的有

效途径，而对代内教育帮扶缺乏应有的关注。

兄弟姐妹之间的影响可能超越父母对子女的影

响[34]。将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性影响纳入家庭研究，

可以提供有关家庭动态以及家庭如何作为社会系统运

行的新见解[35]。但令人惊奇的是，关于第一代大学生

的既有研究，乃至关于农村大学生的既有研究，或基于

劣势视角分析这些群体的发展问题，或过多地停留于

进入大学后学校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发展问题，而他们

对于家庭的反哺与贡献，以及家庭对于他们在校期间

发展的影响，皆被选择性地忽视[36]。事实上，第一代大

学生始终与家庭存在粘连关系，家庭是其难以割断的

亲缘联结，他们将大学学位视为获得社会地位以及给

家庭带来荣誉和经济贡献的重要基石[37]，在进入大学

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回馈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家庭命

运的“先改写者”，潜在地改变了家庭生活性质、家庭行

为模式和家庭教育环境，为改善家庭高等教育赤贫状

态做出贡献[38]，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证实。此外，第一

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折射了代内以及代际的教育溢

出效应，即上大学兄姐给作为“后继者”的弟妹带来丰

富的教育资源，改善了其教育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父母文化资本之不足，同时也反向促进了自我提升。

2.第一代大学生以爱之名帮扶却陷入爱的烦恼

本研究拓宽了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视角，将家庭

道德责任引发的教育帮扶冲突问题纳入大学生发展

的过程，深入考察了家庭可能给该群体带来的发展困

境和情感阵痛。换言之，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

暗含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挤压效应，第一代大学生

以爱之名帮扶却难以摆脱“甜蜜的烦恼”。已有研究

表明，尽管第一代大学生进入高校之后与家庭存在空

间距离，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完整，其对家庭

的忠诚和责任优先于对学校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

家庭关系的维系对于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同样重要，

与家庭保持密切联系是第一代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的重要保障[39]。此外，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强调家庭本

位观念的文化特征，当他们进入大学时，往往被寄予

更高的家庭期望，并被要求定期回家履行某些职责，

如照顾兄弟姐妹或共度家庭时光[40]。然而，家庭责任

与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并不相容，且使其承受更

大压力，影响他们的学习技能发展、课堂出勤率、师生

互动、学习成绩以及学业满意度[41]。

故而，对于第一代大学生来说，家庭责任与承诺

乃是一种爱的负担。一方面，他们无法摆脱家庭社会

经济背景带来的先赋性劣势，面临学习基础薄弱、学

业压力大、适应不良等问题[42]；另一方面，作为率先挣

脱家庭经济文化双重贫困枷锁的第一人，第一代大学

生责无旁贷地承担着来自父母的教养职责、家庭发展

的天然使命，甚至成为父辈教育的代理人。这种因家

庭承诺带来的代内教育帮扶对于第一代大学生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更是难以摆脱的困顿与烦恼，他们

需要为此付出发展性代价，将个人利益让位于家庭整

体利益，甚至需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帮扶弟妹。而在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本位观念与个体本位观念的

碰撞，更是加剧了第一代大学生“以爱之名”的家庭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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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与“为己发展”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和失衡。第

一代大学生被推到代内教育帮扶者的位置，被迫承担

起教育帮扶弟妹的责任，这是由他们的出身顺序和教

育获得所决定的，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说的

“不公”，但其中也夹杂着父母无法给予子女增益的文

化资本之无奈，亦暗含着仅有的“先改写者”补偿文化

资本之可能。于是在个体-家庭的冲突博弈下，实施

代内教育帮扶成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必然选择。

3.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创造了微观层面促

进教育公平的新路径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的现实难

题。第一代大学生给底层家庭的教育带来希望，有助于

实现家庭教育再造[43]。在本文中，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

育帮扶的故事诠释了微观个体与宏观叙事的深度融合，

通过代内教育帮扶，实现个体与代内、代际的亲缘联结，

贯穿家庭和社会的共同期许，以此建立个体成长、家庭

教育再造与社会公平的通道与路径。而这亦是新时期

人口结构变革、多子女家庭增多、家庭教育理念变迁背

景下，寻求促进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拓宽教育公平的

侧面与缩影。显然，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可以且

应当成为新时代家校合作、探索家庭教育发展的新方

式，它为从微观层面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

径，亦是弥合社会结构性教育差距的重要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是有

边界与限度的。代内教育帮扶只是家庭教育以及学

校教育的补充与拓展，而不是责任替代与转嫁，必须

承认第一代大学生在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有限性。

父母和弟妹不应是代内教育帮扶的坐享其成者，而应

共同参与，形成教育帮扶合力。通过第一代大学生牵

头、弟妹发挥主观能动性、父母积极配合、学校提供发

展支持，各方合力共筑代内教育帮扶的坚实堡垒，协

力促进家庭教育再造，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让更多来

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共享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红利”。

总的来说，本研究为进一步理解第一代大学生与家

庭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经验支持，将第一代大学生代

内教育帮扶的影响置于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与个体本

位的现代文化相碰撞的中国情境下进行考察，呈现了新

时期第一代大学生所面临的道德观念和行动抉择困境。

这有助于深度描摹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形象，诠释微观

层面促进教育公平的新路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研

究在数据收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囿于客观条件限

制（如疫情以及受访者父母不便接受访谈等），笔者并未

从受访者父母那里直接获取有关代内教育帮扶对其影

响的访谈资料。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父母产生的影响，因

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是双向关联的，侧面收集的资料

亦是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换言之，从第一代大学生的

视角间接考察父母对教育帮扶的感受也可作为三角互

证的重要支撑材料之一。由此可见，父母视角并未从根

本上缺失。这也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的

空间，即未来的研究可以直接获取父母的调查资料，通

过弟妹、父母和兄姐的话语分析更直观地考察第一代大

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

注释
①尽管学界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定义尚有争议，但都将父母的最高教

育水平作为“第一代”地位的参照系，认为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没

有大学教育相关的经历。因此，本文将第一代大学生定义为父母

双方均未接受高等教育、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

②我国从1980年开始全面实施“一孩”政策。部分农村地区从1984

年开始采取“一孩半”政策，允许农村居民在第一胎为女孩的情况

下生育第二胎。此后，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逐步从“一

孩”向“二孩”“三孩”政策过渡。我国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地

区性差异，有些地区的居民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因此，

多子女家庭在我国仍然占据一定比例，特别是在多数农村地区以

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弹性较大的地区，这为本文考察第一代大学

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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